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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波浩渺的泊湖，浩浩荡荡注
入长江。站在岸堤上，湖面的风一
阵阵吹来，带着咸腥味。阳光在水
面上跳跃，闪闪烁烁；远处有渔船
缓缓地晃荡着，不像是捕鱼人，倒
像是几位悠闲的文人墨客，斜靠在
斗篷船上，迎风饮酒赋诗。待到夕
阳西下，才似睡非睡地返回岸边。
岸边蒹葭苍苍，几只洁白的水鸟，
从深处钻出来，又像受到惊吓一
般，急促飞入水草中，有的小鸟停
落在芦苇杆上，像一朵白白胖胖的
棉花，正开得盛。

渔船靠岸，常会有些庄稼人走
过来，询问他们的收获，顺便买些
新鲜的鱼。渔家不是本地人，除了
一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船，
一无所有。上无寸瓦、下无寸土的
渔家，有时候也拿鱼虾换些粮食。
渔家持山东口音，据说是梁山好汉
的后代，来自山东微山湖地区，主
要有史、刘、张三大姓氏。上世纪
五十年代后期，山东遭遇特大自然
灾害，当地渔民为了生存，告别故
乡，拖家带口，出山东，走运河，
顺长江，进入泊湖，从事祖辈遇水
而安的营生，在这休养生息已有几
代人了。

落日熔金，泊湖沉浸在一片金
黄的光晕里。湖岸上三三两两的农
人收工回来，湖边的渔船上升起了
袅袅的炊烟，淡淡的，在风中慢慢
散去，和泊湖融为一体。船上的渔
民大声说着地道的山东方言，若上
船去，还能品尝到山东风味的美
食，有时船家来了兴致还会来一段

“武松打虎”的山东快板书。
船至湖中心，酒酣耳热，客人

兴致甚高，忍不住高歌一曲。善解
人意的船家，悄悄上了香茶，还有
新鲜的野菱角、新鲜的莲子。船家
忙了一天，这时候也闲下来了，端
了一大盆鱼汤面，吃起来呼呼生
风，边上舀了一大碗酒，没几下，

就咕咕喝下去了。客人受了熏染，
忍不住添酒回灯重开宴，主客对
饮，互吐衷肠，船家说到动情处，
说到思乡情深，忍不住掩面啜泣。
思乡，却不知乡在何处，船，就是
他们的家乡；水，就是他们的家
乡；泊湖，就是他们的家乡。四处
漂泊，无处溯根，是船家心中的悲
凉。客也忧怨，俗世的浮华喧噪，
人情冷暖，世事愈难，只有这泊湖
的夜，才是一片澄净，才是心灵歇
息的地方。月满西楼，倦鸟归巢，
已没有主客了。桌上一湾湾清泪，
顺着酒坛的周围流淌。坛子到了半
夜，只剩下一坛月光，一伸手，坛
子翻倒了，倾泻出满船月色，最后
和泊湖的水消融成茫茫一片。酣睡
的小船，在浩渺的泊湖上，和着湖
水的节拍，沉沉睡去。

泊湖最热闹、最痛快的应该是
端午节了。端午节是泊湖盛大的节
日，大石乡的龙船队要在这天举行
龙舟赛，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泊
湖湾附近的田祥嘴村有座百神庙，现
在叫屈原庙，相传古时候屈原庙往东
的汪家港水域有大蛇，比水桶还要
粗，鹿头凤爪，眼睛有灯泡那么大，是
泊湖的主宰，恩赐着整个水域的财
富，从不伤害人畜，人们感激它，敬为
龙王，建庙祭祀。庙内有副楹联：“独
醒独清，湖上波光江上月；何从何去，

吴中山色楚中天。”庙前观月台，系白
蚌银螺筑成。

中秋前后，鱼蟹肥硕。泊湖风
情万种，最妩媚动人。沐着月色
来，招呼一条小船，几个人围坐
着，明月作伴，水鸟伴舞，来一坛
酒，一边划船一边品尝船家准备的
美味。有新鲜的鲫鱼汤、肥硕的大
闸蟹、白酒炝青虾，还有朝天椒炒
泊湖银鱼，让你食欲大开，心情也
和泊湖水一样开阔豁朗起来。

阳光从山弯射进来，一层金
晃晃的光晕洒在湖面上。湖湾的水
鸟醒得早，在一片莲花菱禾间飞
舞，成群的鱼儿推波助澜。小木船
在藕花深处醒来，轻轻地晃悠着，
看莲花朵朵，鱼儿戏水。驾船的汉
子伸出手去，那些晃动的荷叶荷花
在水面上泛起了涟漪，层层荡漾开
去。顺着菱禾，不费劲就采摘到
新鲜的菱角，外皮红晕黝黑，像汉
子黝黑的脸。

载着菱角和捕捞的鱼虾，山东
汉子唱着粗犷的歌，满载而归。

秋风再起，湖畔棉田的收获渐
渐接近尾声，泊湖就慢慢沉静下
来。早晨起来，棉禾上积了薄薄的
霜，雪白细糯。几只越冬的鸟儿，
飞倦了，停落在小篷船的顶上，出
神地望着远方。

一场雪，静谧地下着，湖面的
冰上落了白白的一层。泊湖的船家
把船泊在湖湾里，悠闲地喝着酒，
不紧不慢唱着山东快板。岸边的田
野白茫茫的一片，村庄的农人围坐
在火炉旁，慢悠悠地剥着残禾上的
棉花。冰雪之下的泊湖，静如禅月。

泊湖渔歌
欧阳冰云

负责太湖县牛镇库区移民工作
的汪焰明曾经有点垂头丧气，因为
他去龙湾村动员老黄将土地和山场
拿出来流转种植黄茶时，屡次碰壁。

老黄种了一辈子地。每天天
亮，他就扛着锄头，走到自己家的
地里，锄草，扶苗，施肥。镇里、
村里天天来让自己把土地和山场交
出去，种植黄茶。黄茶嘛，见都没
见过，谁知道是个啥东西。

老黄家本属于花亭湖80公尺以
内的水淹区。水淹区的人基本上都
搬走了，他因害怕远迁，死犟着不
搬走。后来，根据县里制定的政
策，移低就高，靠到95米高程以上
盖屋定居。但因近些年地质灾害频
发，山体滑坡随时会危害房屋安
全，老黄家需再次搬迁。老黄之所
以不愿搬，主要还是故土难舍。房
前屋后，有菜园，有果树，一生四
季，瓜果飘香，鸡鸣鸭噪。

牛镇是花亭湖上游的一个水
库区移民大镇。按照分工，汪焰明
负责老黄家的搬迁工作。但无论
汪焰明怎么费尽口舌，他就是不
搬，后来干脆不见汪焰明面。白
天看见汪焰明来了，就赶紧铁将
军把门，扛着锄头下地。夜晚听到
汪焰明在门外喊叫，连忙熄灯，
也不吱一声。

正当汪焰明一筹莫展时，五
月的花亭湖天空突变，下起了暴

雨。一连几天，大雨如注，花亭
湖 水 位 猛 涨 ， 迅 速 突 破 了 警 戒
线。房屋淹了，田地淹了，道路
淹了……一夜之间，镇政府大院
里，搬来了许多受灾的灾民，他
们睡在走廓上、办公室里，在政
府食堂等着吃的。

汪焰明几乎是一夜没睡，早上
从抗洪一线回来，已经是疲惫不
堪。但他记挂着老黄，不知他一家
怎么样了。汪焰明找了一只小船，
招呼龙湾村蹲点干部小黄一起上了
船，摇啊摇，一路摇到了老黄家。
这次老黄不躲了，看见汪焰明他们
就像看见了救星。

老黄家的屋已经进水了。汪焰
明赶紧招老黄进屋，搬了些要紧的
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上船。

“老黄，叫你搬你不搬，犟得像
头牛。这下该搬了吧？”汪焰明边搬
东西边说。

“搬，搬。这一走，就不回来
了。”老黄忙不迭地答应。

上船时，一只鱼儿在水中跳跃
了一下。晚上，小黄在抗灾日记里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花亭湖畔的龙湾村洪水滔天
五月的鱼儿啊跃上了锅台
……

老黄的新家安置在镇区“美
丽家园”新区，这里住着的主要
是库区安置的移民。房前屋后，
树影摇曳，鲜花盛开。门前是移
民后扶资金修建的一条崭新的柏
油路。每年，县里还会从移民资
金中给予他们这些移民每人 600 元
生活补贴。

老黄家水淹区的田地淹了，不
能正常耕种，但他在山场上又开垦
了几亩地，天天扛着个锄头挖呀
挖。现在镇里村里要把他的山场和
土地流转出去，用于种植黄茶，他
当然不干，于是，又一次和汪焰明
扛上了。

又一个黄昏，老黄翻完一垄
地，直起腰，准备扛起锄头回家，

突然发现汪焰明站在地头对着
他笑。

汪焰明说：“老黄，我问你，就
你这地，一亩一年能挣多少钱？除
去种子、化肥、农药，能保个本就
不错了。还有你这山场，除了几棵
果树，就是茅草，有个啥用？”

老黄不吱声。
汪焰明继续说：“你这地和山场

流转出去以后，每年的流转费几千
元是净得，后面还有分红。还能把
荒山绿化。”

老黄说：“土地和山场被你们收
去了，我还能干什么？”

汪焰明说：“你这地和山场不
是政府收去了，地和山场还是你
的。到时也要请你到地里干活，请
你老伴摘茶叶，一天工资就是 100
元钱。”

老黄沉默了一会，在心底里盘
算 着 ， 最 后 ， 他 嘿 嘿 地 笑 着 说

“走，今晚去我家吃饭！”
老黄这一户攻下了，村里另外

的几户便也顺利签了土地和山场流
转合同。这黄茶的苗子很快也运到
了山上。老黄和他老伴每天上山栽
苗、松土、除草，忙得不亦乐乎。
汪焰明也时常到山上来看看，他觉
得，老黄他们栽植的不仅是茶苗，
而是移民们未来的梦想和希望。

移民搬迁记
李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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